
14版
2020年4月7日 星期二

责编 毕璀 E—mail:919370487@qq.com月光城·读书
前几天傍晚，收到先田兄寄来

的沉甸甸的三册大书，立即在微信
上发布“晚间新闻”今日得书：史
上第一部《安徽文学史》，赢得众多
朋友点赞与喝彩。

作为从安徽走出来的学子，我
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数十年，
对安徽文学也略有所知。然当我捧
读起这部文学史时却仍惊讶不已，
宛若置身黄山翡翠谷，目不暇接，
美不胜收，没想到安徽文学竟如此
丰富多彩。

陈独秀曾有言：“文学者，国民
最高精神之表现也。”由此引申则知
文学史是国民之精神的历史灵魂的历
史。透过这部《安徽文学史》，我们
可认识安徽的文学形象。皖人自古

“敢为天下先”，从先秦的“南音之
始”，到建安诗风到汉乐府《孔雀东
南飞》到《儒林外史》……在中国文
学史的谱牒上有着诸多的第一人、第
一次，如那天柱奇峰虽常在云雾中却
有不可掩失之美。透过这部《安徽文
学史》更能了解安徽的文学性格，从
老 （子） 庄 （子） 到“五四”的陈
（独秀）胡（适），皖人总是既理性又
激进地挑战着主流文化，让中国文
化、文学多元共通、多彩纷呈；如果
说老庄在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结构中
占据了几乎半壁江山，那么陈胡推行
白话文运动改变了中国千年文化传统
的历史走向，让古老的中国终于踏上
现代化进程，被视为中国文化、文学
史上的“哥白尼革命”。

其 实 中 国 文 学 虽 源 远 流 长 ，
而 现 代 意 义 的 文 学 史 常 出 现 甚
晚，迄今不过一百来年历史。国
人所撰中国文学史不下千部，除
少 数 专 家 所 撰 专 史 如 王 国 维 之

《宋元戏曲史》、鲁迅之 《中国小
说史略》 堪称经典之外，多数为
陈陈相因，千人一面之物，更有
甚者，其要么如鲁迅所云徒见史
料不见史识，要么虽权威教材却
意识形态化严重 （即使如刘大杰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完成的 《中
国文学发展史》 本为中国文学史
研究渐入佳境的代表作，后来却
趋时以儒法斗争的线索来贯穿中

国文学史，而自毁形象！） 于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重写文学
史”的呼吁。直到 1996 年前后复
旦以“人性的发展”为线索所撰

《中 国 文 学 史》， 才 得 以 新 人 耳
目，从此诸家纷起，迎来了中国
文学史之多元写作时代。地域文
学史亦应潮而生，于是也有了第
一部 《安徽文学史》。作为安徽
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不仅须“特
立 独 行 ”： 搜 集 甚 勤 ， 取 材 甚
精，断制也甚严谨；更要“体贴
入微”：对相关作家作品之艺境
作出精准评价。煌煌巨著，甚首
创之功不可没。

而作为此项工程的主编，不仅
要有学术勇气，更要有坚实的学术
功底。现任两位主编唐先田、陈友
冰都是著述等身之大咖。相对而
言，陈先生长于古代文学尤其是唐
诗研究，唐先生长于现代文学尤其
是当代小说之研究。我对两位主编
都有过请益，相对而言，与先田先
生交谊更深。

先田先生与我是同乡 （而且都
是宿松东乡人，东乡乃富饶之地读
书人相对多些），他长我几岁是我
双重学长。同为宿松中学、安徽大
学校友，他高中毕业时 （1963） 我
才初二，他中文系毕业时 （1967）
我刚高中毕业，其实我们在校期间
并无交集。只是在宿松文曲星的传
说中拜读过他的处女作 《秋光壮
丽》（宿中语文组编 《习作》 1962
年10月创刊号）；好像是1969年夏
我在修补地球 （当农民） 时，才与
这位学长首遇于政策兄的陋室。上
大学时我则常在周末与皓明或长华
到唐府去打牙祭兼聆听其高论。

当然我们远非仅为聊友，几十
年来先田先生只要有新著都会寄
我，我又成为其忠实的读者。先田
先生是个多面手，他送我书中有杂
文集《寻我生活主旋律》《红豆集》
等，有随笔集 《随意集》《追求和
谐》 等，有文论集 《文论长短录》
等，有人物传记《鲁彦周评传》，有

《中国散文小说简编》《20世纪末中

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等文学史论
（其实他早年还有小说创作《五分与
七分》）。而今集中浏览，终对先田
先生之学术形象与学术性格有了全
新的认知。

他有着创作的实践，故在文学
评论中更能体验作家创作之甘辛；
他直面生活中的非主旋律，故在文
学理论领域寻找文学的主旋律；他
对安徽作家多有跟踪考察，尤对鲁
彦周、潘军等作家情有独钟 （除

《鲁彦周评传》外他编有《潘军小说
论》）；他与安徽几代作家交朋友，
尤其在石楠等作家被侵权时他挺身
而出，仗义执言；他不仅对安徽文
学知根知底 （他主编了若干安徽文
学之汇集），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散文
小说也有着宏观的了解，因此能掂
量出安徽文学在“大中华文化的传
承关系和邻近的吴楚文学、齐鲁文
学的相互影响，探究安徽文学的发
生发展及创新规律，并揭示出安徽
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作用及
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先田先生
数十年之努力与积累，告诉我们：世
界是给有准备的人预设的。于是他水
到渠成地成了首部《安徽文学史》之
主编。打造一部超百万字的巨著难免
有不完善处，自2013年首版之后他
们又经过几年的打磨，到2019年又
出了修订本。我相信他们会再接再厉
精益求精，使这部《安徽文学史》不
断向莲花峰之高度迈进。

先田先生年过七十，按千年前
杜甫的说法为人生七十古来稀，按
当今时尚的划分则还在人生的秋
季。这让我想起他的处女作《秋光
壮丽》：春天是万物滋生，蓬勃生长
的季节；秋天是果实累累，成熟丰
收的季节。秋天自然不像春天，但
它却像春天一样使人迷恋，使人神
往。秋天是秋收秋种的时日，人们
将收起丰硕的果实，播下黄金的种
子也播下黄金一般闪金的希望。

没想到这处女作竟成为其人生
之预言。他对此或始料莫及，却为
我之拙作预设了标题，曰：秋光壮
丽说先田。

秋光壮丽说先田
石钟扬

丝绸之路上不只有驼铃黄沙，也
有文化传播、民族融合，更有中华文
明的兴衰落寞。从洛阳到敦煌，是由
丝绸、茶叶和珠玉铺成的黄金旅游
线。实际上，只有这段丝绸之路才被
历代中原王朝真正控制，尤其河西走
廊，就像一个跷跷板。中原王朝强盛
稳定，西域诸国安分守己称臣纳贡；
中原王朝衰落，西域四分五裂甚至倒
戈相向。

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开始，丝绸
之路由战争途径逐渐转变为外交和
商贸通道。中土的丝绸、茶叶、陶
瓷，源源不断运往中西亚，而西域
诸国的玉器、胡麻、苜蓿、葡萄及
大批珍禽异兽，则让中原人大开眼
界。“玉关晴有雪，砂碛雨无泥”，
这是诗人笔下的丝绸之路；而在摄
影师的镜头里，丝绸之路则是大漠
落日和骆驼商旅。对于甘肃作家小

重山来说，丝路是一个传奇，是一
段历史，是中华民族与世界交流的
通道，或者干脆就是一群赶着骆驼
的粟特人。

没有什么比古代丝绸之路更能
激发我们探索世界的欲望。小重山
耗时一年，亲历中国古代陆上丝绸
之路沿线的洛阳、西安、兰州、张
掖、敦煌等17座城市。除风景名胜
和传统民俗外，他还重点关注当地
的美食与特产，如洛阳的牡丹、西
安的回坊、定西的药材、兰州的面
食等。小重山最近出版的《西出阳
关》 这本文化随笔集包括 《洛阳：
九朝古都》等十七章，每一章用四
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解读一座城
市，从而构连起丝绸之路中国段的
全貌。各文章既相互联系，又独立
成篇；既有历史回放，又有现实镜
头。历史典籍和文物建筑相互印

证，展示了丝绸古道的对中华民族
的历史意义。

小重山原名王永胜，是地道的甘
肃人。甘肃坐拥七处世界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贯穿全境，整个省份就是通
向西方的走廊。因此，小重山比我们
更有优势来抒写丝路的来龙去脉。小
重山用 25 万字和数十幅高清图片，
再现丝路上的城市、文明、民俗。这
些文字既有历史文献的梳爬与整理，
也有身临其境的描绘和感悟，可称之
为历史散文，抑或地理笔记。人类从
来不甘寂寞，丝绸之路正是缘起于文
明之间的相互吸引，而小重山的这本

《西出阳关》则可以满足我们对丝路
的好奇和反思。

以《洛阳：九朝古都》为例，这
一章收录了“大道通罗马”“天子驾
六”“白马自西方来”等六篇文章，
作为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

古城是名副其实的华夏文明发源地。
洛阳的牡丹酥、绝味不翻汤和洛阳水
席让人大饱口福，洛阳牡丹让人目不
暇接，而洛阳白马寺和龙门石窟则让
人看到了佛教这门外来宗教在中国的
兴起和发展。如今，本土化的佛教早
已影响着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可
谁还记得公元67年，印度高僧摄摩
腾、竺法兰与蔡音、秦景等东汉取
经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
像返回洛阳呢。这可比唐僧取经还
早560年呢。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
安西”，这是唐人张籍笔下的丝绸之
路。如今的丝绸之路已跟过去不可同
日而语，虽然黄沙驼队已成为游客体
验的景致，但繁忙的丝绸之路从来没
有安静过。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通
的，唯通方能成久远，而在与世界的
交往中，我们注定会变得更加自信。

丝路花语，落日苍茫

——读 《西出阳关》
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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